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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第十四卷，總第五十一期 ， 2 0 0 1 No ．1 ，2 7 - 5 8

抗戰時期澳門未淪陷之謎

金國平
＊
、吳志良

＊＊

一 、葡萄牙中立與澳門

在國際法範疇內，所謂的“中立”是指一個國家完全置身於其他國家

間所進行的戰爭之外，對交戰雙方保持不偏不倚的態度而取得的法律地

位。維護領土完整則為保持中立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權利。

＊澳門歷史研究者。

＊＊歷史學博士，澳門基金會管理委員會主席。

1 . 龍思泰《早期澳門史》，吳義雄、郭德焱、沈正邦譯，章文欽校注，北京，東方出版社，

1 997年，第92頁。又見吳志良《生存之道》，澳門成人教育學會，1 998年，第5682頁。

2．參見日諒（Alf redo Gomes Dias）輯、金國平譯《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葡萄牙中立問題文

件》及《太平天國起義及新鴉片戰爭期間葡萄牙中立問題文件》，《葡中關係史資料彙編》

專題系列第一卷和第二卷，澳門基金會、澳門大學，1 998年。又見吳志良《生存之

道》，第1 06－1 34頁。

在延續了幾個世紀的中葡關係史中，中立乃葡萄牙在澳門所奉行的一

貫立場。確保葡萄牙在澳門的存在，為此政策形成的基本原因。葡人向來

清楚明白，澳門的生存完全取決於她同地主中國的關係。里斯本及葡印政

府鞭長莫及，澳門葡人又無抵抗中國的後勤及軍事能力。這一政治抉擇，

不僅明智而且實用，澳門曾受益無窮。鴉片戰爭之前，葡人通過“雙重效

忠”來維繫同晚明滿清的關 1 。鴉片戰爭中，澳門當局在中國及其老盟

友英國之間採取了中立立場 2 。1 931 年“九一八”事件後，日軍佔領了東

三省。面對中日開戰的局勢，葡萄牙外長費爾南多·阿烏古斯托·布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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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nando Augusto Branco）便根據海牙第十三號公約，於1 932年3月5日

在日內瓦國聯總部發表正式聲明，宣稱“葡萄牙是中日世代的朋友”3 ， 表

達了葡萄牙對中日衝突所持有的中立立場。因此，葡萄牙從1 932年起，便

取得了中立國的法律地位。換言之，從那時起，澳門作為葡萄牙殖民地，

也在國際法的層面取得了不受佔領的法律保障。

在“九一八事件”、“七七事變”及亞太戰爭的局勢下，澳葡當局再

次乞靈於歷史上慣用的中立，以確保澳門的生存。為避免採取中立後來自

西方國家的壓力，葡萄牙展開了一系列外交活動，向國際社會進行解釋
4 。她被迫與地主中國及侵略者日本保持一種名義上的、葡萄牙外交界稱之

為“合作性中立”的非等距離的中立政策。此種中立的傾向因時而異。日澳

雖無正式簽署的文字協議，但通過一系列的外交接觸造成了“事實關係”

的格局。澳門歷史、尤其是鴉片戰爭以來的澳門歷史告訴我們，在變幻莫

測的世界風雲中，澳門藉此“護身符”多次巧度難關，化險為夷。

二、抗戰時期澳門幾個歷史問題的再探討

3. 葡萄牙外交部歷史-外交檔案館，廣東領事館檔（Arquivo Consuladode Cantã o）， M l l 6 。

4. 葡萄牙外交部《外交政策1 0年》，里斯本，官印局，1 973-1 993年，第2版。此書彙集

了1 936-1 947年間幾乎所有的外交文件，其主題如下：第一部份：《在葡英聯盟政治格局

內的軍備更新與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事件，遠東戰事，德國的殖民地訴求，二次世界大戰

即將爆發（1 936-1 939）》；第二部份：《葡萄牙與西班牙解放戰爭，歐洲列強在此衝突

中的立場，葡西友好互不侵犯條約（1 936－1 939）》；第三部份：《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

中立宣傳，羅斯福宣言，印度洋戰事，葡屬東非海岸的警戒與防衛（1 939－1 943）》；第

四部份：《尋找戰爭的決策，合作性中立，向盟國提供亞速爾基地（1 943-1 945）》；第

五部份：《遠東戰爭，帝汶事件，帝汶回歸葡萄牙主權（1 941 －1 945）》；第六部份：《經

濟戰中的葡萄牙，協議及葡萄牙供應的困難（1 939－1 945）》及第七部份：《葡萄牙與美

國，葡美在亞速爾的合作（1 945-1 947）》。全書共1 5冊。此套彙編、薩拉查檔、國際國

防警察檔、葡萄牙外交部歷史-外交檔案館、海外歷史檔案館、軍事檔案館二次世界大戰

檔、海軍檔案館二次世界大戰檔、澳門歷史檔案館及當年葡語報刊上有關這一時期的文

獻，為研究抗戰時期澳門情況的主要葡語資料來源。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澳門史學者很少深入研究抗戰時期澳門這一

課題。其中澳門為何未淪陷的原因，一直是最熱門與最令人感興趣的探討

題目，迄今仍眾說紛紜，孰是孰非，莫衷一是。中日學者的有關研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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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掌故鉤沈一類的報刊文章5 進入歷史學術探討6 。此項研究至今未有精深

成果的主要障礙，在於有關漢語文獻的稀少及無法充分利用葡日 7方面的

檔案資料，致使某些問題仍處於迷區之中。葡方有些報刊文章、小說、回

憶錄8記述亞太戰爭期間的澳門，但西方學界至今尚無一部全面研究這段

歷史的專著 9 。

1．驅逐巴西日僑說

5．濠江客《日軍為何不進駐澳門》，載1 992年8月24日《澳門日報》 ；笙秀《抗戰期間三

個謎》，載1 994年6月25日《澳門日報》及梅士敏《澳門與巴西的交往》，載1 994年

7月1 6日《澳門日報》。之後國內某些刊物也發表過類似文章。

6．費成康《澳門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 988年，第41 4-429頁；譚志強《澳門主權

問題始末（1 553－1 993）》，臺北永業出版社，1 994年，第221－230頁 ；鄧開頌《澳門歷

史（1 840－1 949）》，澳門歷史學會，1 995年，第81－1 1 0頁 ；鄧開頌等主編《粵港澳近

代關係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 996年，第262－306頁 ；吳志良《生存之道》，第237－

243頁；陳錫豪《抗日戰爭時期的澳門（1 937－1 947）》，華南師範大學研究生學位論文，

第41－44頁；鄧開頌、吳志良、陸曉敏主編《粵澳關係史》，北京，中國書店，1 999年，

第437－504頁；黃啟臣《澳門通史》，廣東教育出版社，1 999年，第378-390頁及鄧開

頌、黃鴻釗、吳志良、陸曉敏主編《澳門歷史新說》，石家庄，花山文藝出版社，2000

年，第374－443頁。

7．利用日本外交歷史檔案館及駐澳日本領事館文獻為基礎撰寫的論文，有宜野座伸治的

《太平洋戰爭時期的澳日關係一關於日軍不佔領澳門的初步考察》（《澳門研究》，第5

期，第76－84頁）及房建昌的《從日本駐澳門領事館檔案看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寇在澳門

的活動》（《廣東文史》，1 998年第4期，第26－29頁）二文。

8．文德泉《戰爭期間的澳門》，載《賈梅士學院院刊》，1 981 年第1 5卷（1 2合期），第

33－67頁。另有一單行本。

9．澳大利亞學者傑弗里·昆（Geoffrey C．Gunn）利用英、美、日情報資料及澳門政府檔案

對亞太戰爭期間的澳門做 了一個簡單、詳實的論述。參見昆氏著《澳門探尋—在中國邊

地的葡萄牙城邦，1 557－1 999》，澳門基金會，1 998年，第1 61 －1 79頁。1 999年伊薩貝

爾·瑪利亞·佩蕭托·布拉加（Isabel Maria Peixoto Braga）在澳門大學葡文學院完成《第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澳門一社會、體育與運動（Macau Durante a II Guerra Mundial :
Sociedade，Educ ç a ã oFí sica e Desporto），其中社會一節（第48-1 28頁）可供參考。東方

基金會將出版《葡萄牙在遠東史》第四卷《共和時期的澳門與帝汶（1 91 0－1 950）》，亦

會有所敘述。

10．宜野座伸治《太平洋戰爭時期的澳日關係一關於日軍不佔領澳門的初步考察》，載《澳門

研究》，第5期，第76－84頁。

90年代盛行的驅逐巴西日僑說，已由日本學者宜野座伸治引用中日資

料加以澄清 10 。在我們查閱的葡萄牙外交部及國立檔案館的原檔中，至今

未見此類文獻或有關記載。至亞太戰爭，日本人大量移民巴西的歷史已近

半個世紀，人數達到幾十萬，其中大部份已歸化巴西籍或是日裔巴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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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鑒於這種實際情況，即便是向來與葡萄牙關係密切的巴西，也不會為

澳門兩肋插刀，作出驅逐自己公民的舉動。美國對日宣戰後，充其量也祇

是將居美日本人及日裔集中監管而已。

2．日本佔領帝汶 1 1 的原因

許多學者常將日本入侵帝汶與未佔領澳門相提併論，更有人認為“由

於日軍可以軍事上需要為理由，隨時佔領澳門，就像他們對待南太平洋上

的葡屬東帝汶那樣，……”1 2 這一說法，顯然是出於對帝汶事件的不瞭解

而作出想像的籠統比較。實際上，帝汶與澳門雖為葡屬，但各自情況截然

不同。 1 9 4 1 年 1 2月 1 5日 ，日軍 潛艇出 現在帝 汶附 近， 1 2月 1 7日， 35 0

名荷蘭及澳 大利亞士 兵藉口保 護澳大利亞 北部及荷 屬西帝汶 而在帝汶 登

陸。這一軍事行動破壞了葡萄牙在太平洋戰爭中的中立，因此給日本的入

侵提供了藉口。 1 9 4 2年 2月 1 9日 ，日軍同時入侵東 西帝汶，將盟軍趕 至

內地。日軍佔領帝汶的主要目的，是開採石油及將其作為航空中繼站。這

一事件之後，在葡方的一再抗議及各種外交努力下，日本副外相及日本駐

里斯本公使表示達到自衛目的後，日軍將撤離，以尊重葡屬帝汶的領土完

整。他們還表示祇要葡萄牙遵守中立，澳門的中立也將得到尊重 13 。

3．日本駐澳領事館之設立及福井保光被刺案

1 1 ．關於此問題可見卡爾洛斯·特謝拉·達·莫塔（Carlos Teixeira da Mota）《二次世界大戰

期 間 的 帝 汶 問 題 英 國 文 件 （O Caso de Ti mor na Ⅱ Guerra Mundial —— Document os

Britâ nicos）》，里斯本，葡萄牙外交部外交學院，1 997年；卡爾洛斯·維耶拉達·洛楂

（Car los Vieira da Rocha）《帝汶：二次世界大戰日佔史 （ Timor：Ocupaç ã o Japonesa durante

a Segunda Guerra Mundial）》 ，里斯本，獨立史研究學會，1 996年，增訂第2版及傑弗里

·昆（Geof frey C．Gunn）《帝汶500年（Timor Loro Sae500 anos）》中第1 2章《1 942－1 945

年戰爭時期的帝汶》，澳門，東方文萃出版社，1 9 9 9年，第247-265頁。

1 2．參見《粵港澳近代關係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 996年，第292頁。

1 3．關於葡萄牙圍繞帝汶同日本展開的交涉，可參見《外交政策1 0年》第 1 0卷，第287 1 、

3 1 6 9及3 1 7 6號文件，以及第1 1 卷第5、6、8及3 4號文件。 1 3葡萄牙外交部歷史一

外交檔案館，2°PA 48，M21 7，Pr ．34 ．27No 1423 P4／66EG／MF。

許多學者認為，日本在澳門開設領事館是某個秘密協議的直接後果。

實際上，兩個持有外交關係的國家互設領事館是正常的外交活動，並不需

要有甚麼協議加以規範。旅澳日僑人數不多，其事務原由日本駐香港領事

館兼理。然而，一旦日本入侵接管香港，其駐港領事館將失去原有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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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實地監控澳門當局中立政策執行的情況，並平衡日本軍方及情報

系統在澳門的活動，亦有需要在澳門設立領事館。因此，葡萄牙殖民部於

1 940年9月7日向外交部發出機密函，通知說：“根據日本駐香港領事館

的消息，日本政府擬於下月在澳門設立領事館。” 14

日本駐澳門領事館於1 940年1 0月1 日成立，首任領事為福井保光。關

於福井保光遇刺一事，從當時澳督戴思樂發給殖民部部長的兩份電報來

看，所彙報的情況與某些歷史作者的記述出入甚大，尤其是福井保光遇刺

的日期。

電報之一於1 945年2月2日發出，內容如下：

“ 今 晨 兩 華 人 刺 殺 日 本 領 事 福 井 保 光 及 領 事 館 書 記 官 朝 比 奈

（ Asak i na）。前者中兩槍，重傷。後者中一槍，輕傷。領事經手術後，住

政府醫院。醫生認為領事傷勢嚴重，但並非不可救藥。警察開始調查。我

不知此次謀殺的起因，因為該領事為人正派，受到普遍尊敬。” 15

第二份電報次日發出，內容很簡單：

“日本領事今晨逝世。” 16

3月23日，日本駐里斯本公使館公使森島守人（Mor i t o Mor i shima）約

見葡萄牙外交部秘書長特謝拉·德·桑帕約（Teix ei ra de Sampaio），向

其面呈一份致葡萄牙總理兼外交部部長薩拉查（António Oli vei ra Salazar）的

口頭照會。其內容包括以下四點：

“1 ）葡萄牙政府需為此事件正式道歉；

2）全力緝兇並追查幕後人，予以法辦；

3）撤換澳門政府中有關職員；

4）為避免再次發生此類事件，希望澳門政府儘量監控破壞分子，堅

定地保護澳門地區的安全，尤其注意保護日本駐澳官員及公民。” 17

1 4．葡萄牙外交部歷史—外交檔案館，2°PA48，M21 7，Pr ．34．27No 1423P4／66E G／MF 。

1 5．國家檔案館薩拉查檔（Arquivo Salazar ），Aos／CO／UE 10 A PT 4。

1 6．同上。

1 7．莫伊澤斯·費爾南德斯（Moi sés Fer nandes）《澳門葡中關係大事紀（1 945-1 995）：編年

史及文獻選輯》，里斯本，東方基金會，20 00年，第5 1 0頁，第2號文件。

31



特謝拉·德·桑帕約（Tei xei ra de Sampaio）秘書長逐條予以答覆：

1 ）謀殺案件發生後，葡萄牙外交部禮賓司司長恩里克·達·格拉·

夸雷斯馬（Henr ique da Gue rra Quaresma）已前往日本駐里斯本公使館

致 歉 ；

2）澳門政府在全力偵破此案，但尚未掌握關於兇手的重大線索；

3）因日方無法具體指出澳門政府中有關職員牽涉此案，此事無法辦

理。如果曾經受到威脅，日本領事要求保護，而澳門政府未採取任何措

施，那麼當局有瀆職的責任。此案不屬於這一情況。

4）澳門的安寧與安全也是葡萄牙的利益所在。駐澳日本機構深知葡

方為此所付出的努力。 18

歷經這一事件的文德泉（Manuel Tei xei ra）神甫回憶說：

“澳門應該感謝並記念戰時在此擔任日本領事的福井保光。

此君為一位彬彬有禮的外交官 19 。人很聰明，心地善良。他很快意識

到這個在澤荣作 20 大佐羽翼之下的黑手黨（A l＇Capone）式的公司，利用犯

罪手段來維持其骯髒的生意 21 。

福井保光阻止了這對邦妮和克萊德（Bonnie and Clyd） 22 式人 物——黃

公 傑 23 與澤榮作的黑道生意。

這位領事直接請示日本國內，幫助我們解決了許多難題。國內給澤榮

作發來了許多命令，他不得不接受。必須除掉這一障礙。

1 8．同上，第51 1 －5 1 2頁，第3號文件。
1 9. 不特葡人有此好評，英國人也認為他“對英國居民友好。”參見安 德 拉 德 · 盧 伊 斯 德 ·

薩（Andre Luis de Sá）《澳門航空 百年歷險記》，東方文萃出版社，1 990年，第1 1 5頁。

房建昌在查閱庋藏北京圖書館的日本駐澳領事館檔案後也認為：“駐華日軍與外務省官員

直就有矛盾，隨著日軍自1 942年走下坡後，外務省官員對軍部的跋扈日益不滿，福井

儘管入外務省有軍人背景，但他對駐澳日軍特務機關的殘暴是有所不滿的。”參見房建昌

前引文 ，第 2 7 頁 。

20．此人以領事館武官的公開身份領導日本在澳的特務組織。

21 . 販賣武器、軍用物資，操縱米市。

22. 美國大蕭條時期一對搶劫銀行、殺人越貨的青年男女。

23．日駐澳特務機關特工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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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事住在牡丹斜巷 24 ，每天步行外出。一天，他走到距其居所下方不

遠的得勝馬路，為一位由澤榮作收買的刺客所殺。

我記得，當時我們都很難過。領事遇刺？兇手是誰？當然是國民黨人嘍。

澳門這下完了。我們都這樣說。

那些日子不好過，但後來居然沒有發生甚麼風波。

澤榮作散佈說是蔣介石特務幹的，但他未對他們採取甚麼行動。

這件事在日本人中間解決了。

澳門又一次化險為夷。”25

從日方未對此震驚澳門的刺殺事件予以深究的態度和做法來看，澤榮

作買兇擊斃福井保光應為事實。若係國民黨特工所為，日本決不會就此善

罷甘休。

三 、日澳秘密協定探根究底

日澳間是否有過秘密協議，為太平洋戰爭時期澳門史上一大疑團。首

先，宜明確“秘密協議”的界定。“秘密協議”應理解為雙方經過國家級

外交談判而簽署，後得到兩國政府批准的文件。在此前提下，我們擬從葡

日檔案的角度，對此課題進行新的探討，試圖作出一個有基本文獻支持的

解答。

1 ．葛古諾（Car los Gorgulho）訪日

1 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後，葡駐華外交機構密切注視日軍的

在華行動。1 938年3月22日，葡萄牙駐廣州總領事莫嘉度（Vasco Mart ins

Morgado）分析“葡萄牙的處境”時這麼說：

“據守澳門的葡萄牙祇能考慮保持中立以及和未來的勝者達成協議這

些問題。至於誰將取勝，我們將和哪一方打交道，有兩種可能。但戰爭將

以何種方式結束則有好幾種可能性：

24．牡丹斜巷1 號，參見房建昌前引文，第27頁。

25．文德泉《戰爭期間的澳門》，單行本，第27－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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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日本的目的是佔領華北，而將與‘滿洲國’一模一樣的局面維

持下去，那麼，儘管還有困難對華實現徹底的征服，但可以說，它已經贏

得了這場戰爭；

—如果日本有意佔領整個中國，迫使蔣介石投降，我認為日本應是失

敗 者 ；

—如果中國想光復包括上海在內的北方省份，重新控制它們，幾乎不

可能做到；

—如果蔣介石政府指望不再接受任何強加條件，而是平起平坐，那

麼，到目前為止所進行的抵抗使其擁有這一權利。這樣的話，我們將看到

一個新的華中和華南政府，其首都和港口將位於上海以南的地區。

但不管是何種情況，即使由於日本出於要取得勝利必須關閉南方通道

的考慮而對廣東實施封鎖，對其進行攻擊和破壞，我們仍將和一個中國政

府打交道。

如果我們必須和一個南方政府相處，我們祇能保持一個一直為該政府

所讚賞的立場，而不影響衝突雙方，始終完全對其予以尊重。”26

接著，他又分析了澳門的具體情況，敦促葡政府保持嚴格的中立，避

免澳門成為各方的諜報中心：

“日本侵犯華南迫在眉睫的可能性驅使我作出這樣的估計：解決捷克

斯洛伐克危機的努力進行得正是時候。

今天的澳門是日本的間諜中心，同時也成為中國反間諜中心。

在這個殖民地，針對有親日傾向的中國人或者甚至是僅僅被懷疑為同

情日本者的恐怖活動頻頻發生。

而我們則受到交戰雙方的密切注視。

26．參見薩安東輯《從廣州透視戰爭 葡萄牙駐廣州總領事莫嘉度關於中日戰爭的報告》，澳

門，東方葡萄牙學會，1 998年，第5556頁。這是葡萄牙駐廣州總領事莫嘉度（ Vasco

Mart ins Morgado）寫於1 938年 2月至 1 93 9年 5月期間的政治報告。原庋藏於葡萄牙外交

部歷 史 外交 檔 案館 ， 廣東 領 事館 檔 （ Arquivo Consuladode Cantã o）， M 19 7 。漢語版

已由澳門基金會贊助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於2000年出版。

34



我們兩邊的朋友都對我們持不信任態度。我們處在這樣一個位置上，

實在不妙，使得我們任何沒有達到絕對平衡、一視同仁和明白無誤的動作

都將受到他們不信任目光的質疑。

澳門處於中國大陸和日本海軍的夾縫中，處境險惡，完全取決於它在

友鄰之間保持絕對的中立，但同時還得被這些鄰居所承認（目前的情況並

非如此，因為不管是哪一方都不相信這一中立）。

澳門目前光依靠自己無法為其居民提供生活資料。如果日軍想阻止任

何國家從這一邊和中國進行聯繫而開始從中山那裡推進，澳門和華南唯一

的連接處以及與為殖民地生產和提供物資的地方的聯繫將面臨被切斷的

危險。

日本人也想向幫助蔣介石政府並允許其從那裡運輸戰爭物資的香港的

生活製造困難。

我們的防衛已盡力而為，情況是好的，擔負這一使命的是那些一直懂

得保衛我們祖業的葡萄牙人。但還需做更多的事情，必須對香港政府的協

作有把握。我們的艦隻在任何必要的時候都需要這樣的支持。

如果開戰的話，我們的地位就會不一樣，和英國多個世紀的友誼可能

會成為一個對我們不利的因素。

中國人不相信香港能給我們提供幫助，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就不會用

現在這樣的目光來看待我們。

所以，使這一中立變得明確和不被曲解就愈來愈變得絕對的必要。如

果有可能，我們應盡全力避免澳門成為任何人的間諜大本營。

我認為，如果我們研究一下這些間諜活動對我們構成的危險，就不難

做到。”27

應該指出的是，澳門祇是在中日衝突初期具有情報中心的功能。

1 938年1 2月21 日廣州淪陷後，澳門面臨日軍的佔領。在此嚴峻的形

勢面前，澳葡政府為保存澳門，對日展開了一系列外交活動。一週後，葛

古諾訪問廣州。葡駐穗總領事事後報告道：

27．同上，第1 88－1 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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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3 8年 1 2月 29日，由柯利維 （Albano Magalhã es de Oliveira）中尉擔

任艦長的‘澳門號’砲艇來這個城市訪問，載來了澳門警察司令葛古諾上

尉。他來這裡拜訪日本佔領軍的高級官員，尤其是安藤利吉總司令 28 。

他 們 在 總 司 令 的 官 邸 裡 受 到 了 午 餐 招 待 ， 我 因 為 健 康 原 因 沒 有 出

席 。

這次訪問以及砲艇前來這裡並載了軍人前來拜訪日本當局，成了外國

領事們議論的話題。他們對一切都表示懷疑！！！

砲艇 於 1 9 3 8年 1 2月 3 1 日駛 離 這裡 。 ” 29

1 9 39年2月中旬，葛古諾又由澳門總督派遣訪日。因此有學者推斷葡

日之間已達成了一些秘密協議。此說何據，不得而知。本文作者之一吳志

良已據今存里斯本外交部歷史一外交檔案館中的葛古諾訪日機密報告澄清

了這一問題 30 。在此，根據有關文件再分析一些細節。

至於有無秘密協議，葛古諾向澳門總督提交的訪日機密報告的開場白

十分明確：“因我曾受閣下之命訪日，執行特殊使命，茲將此次使命的實

際結果及我在日期間的見聞向閣下彙報如下，或許會引發閣下及政府的興

趣。”從“此次使命的實際結果”一語可知，葡日之間未達成任何見諸文

字的秘密協議。葛古諾訪日祇是澳門政府試圖與日方保持親善關係的一個

部署，並 無簽約的 使命，所 以他說 “此次出 訪目的很 不明確， 也祇能 這

樣。”但日本報界對此訪問多有猜測，或故意放出澳日雙方達成某些諒解

的風聲，致 使葛古諾 日本之行 弄得滿城風 雨。他在 報告中向 總督再三 解

釋 說 ：

“誠如法國作家克勞德·法雷（Claude Farrere）在《亞洲的大悲劇》一

書所言，在日本，一切來訪者最可怕的敵人是記者。

我未提供任何專訪，亦未同任何記者交談。

在 日 本 一 家 大 報 的 一 再 要 求 下 ， 我 祇 是 同 意 讓 他 們 為 我 拍 了 一 張

照 片 。

28．訪問日 程見葡 萄牙 外交部 歷史 外交檔 案館 ，2°P A 48 ，M 21 7 。

29 . 參見薩安東輯前引書，第267－268頁。

30. 吳志良《生存之道》 ，第 239-240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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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報紙上卻刊登了許多我不曾涉及，甚至想也未想過的子烏虛有的

東西。

我以為，是他人藉我之口說出了他自己的想法與幻覺。

對此消息的發佈我無任何責任。為避免它給此次使命的圓滿結束可能

帶來的損失，我適時作了闢謠 31 及抗議。幸好，葡萄牙駐日代辦可為此

作證。

值得注意的是，報刊上的那些文章是在我離開東京後發表的。” 32

關於葛古諾訪日成果，葡萄牙駐東京公使館代辦於1 939年3月4日向

外交部部長彙報說：

“為利用此次來訪，葛古諾上尉曾接受指令，就三個與澳門殖民地有

重大關係的問題試探日本當局的態度。他希望，據他所言，日本人對以前

他在澳門幫過日本人的忙加以回報，將較容易地從海、陸軍處達到此行的

目的。這些問題是：

1 ）釋放幾艘在日軍佔領廣州時被扣留的葡萄牙船隻。當時珠江已遭封

鎖，它們無法出來。

2）要求對去年1 月30日日本人轟炸肇慶天主教會造成的損失進行

賠償。

3）關閉兩、三個位於葡萄牙領水內的中國稅廠。

4）最後一點、或許不是最不重要的一點：澳門界址及有爭議的邊線。

關於這最後一點，葛古諾上尉對我說，祇需獲得東京海、陸軍當局對已作

出的允諾給予正式的書面確定。這是以前安藤（Ando）將軍許下的諾言，

即設法使未來的中國政府接受葡萄牙的觀點。鑒於他在澳門幫過日本海軍

的忙，他認為此事易如反掌。在要求確實這一許諾時，他將提醒此事。葛

古諾上尉還對我說，這是澳督與中央政府有了默契後為其下達的指令。”33

31 ．葡萄牙駐東京公使館也登報澄清說，葛古諾（Carlos Gorgu l ho）來日送文件給公使館並順

便訪問日本軍事當局。參見葡萄牙外交部歷史一外交檔案館 ，2°PA48，M21 7 。

32．《葛古諾（Car los Gorgulho）訪日報告》，葡萄牙外交部歷史一外交檔案館，2°PA48，

M 21 7 。
33．葡萄牙外交部歷史一外交檔案館，2°PA48，M21 7，No1 ，P r oc．23／34，第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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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古諾訪日後，中外報刊一度盛傳 34 葡萄牙將承認滿洲國。此說首見

於1 939年3月1 日東京《朝日新聞》的報導：

“1 ）葡萄牙政府可能正式承認滿洲國。

2）簽訂一項日葡外貿協定。

3）澳葡當局盡量為日本陸、海軍提供方便，而日本當局則協助葡萄

牙確保經濟措施。日本當局取消澳門港內的中國海關，澳門增加日本商品

的進口。

4）在澳門設立日本領事館。” 35

為此，葡萄牙駐東京公使館曾登報闢謠，葡萄牙駐華外交機構也展開

了活動。凌馬（Lebre e L ima）公使於1 939年5月1 0日照會中國外交部，

對此加以闢謠：“三月初，上海報界刊登消息說，澳日間簽訂了一項合作

協議。通過它，葡萄牙將以承認滿洲國來換取日本政府為澳門殖民地提供

某些優惠。……也許澳門總督與日本當局之間在航行便利方面有某種約定

或地方性協議，但我可以榮幸地向閣下保證，關於葡萄牙政府與日本政府

有任何條約或談判的消息實屬不確。”5月22日，中國外交部部長王寵慧

對上述照會回答如下：“照會收悉。十分感謝閣下的肯定答覆。我國政府

真誠地相信，在澳門與外國的關係上，葡萄牙會適當考慮到中葡之間的坦

誠關係。” 36

與此同時，中國外交部又兩次照會葡萄牙駐華公使，向其通報了所獲

得的關於對葛古諾訪日的情報。其中1 939年5月1 1 日照會內容如下：

“中國政府獲得如下報告：

葛古諾上校前往東京與和田談判澳日合作事宜。涉及問題如下：

1 ）對面山及前山併入澳門。關閉拱北中國海關。

2）過路環闢為日軍行動基地。

3）日本在澳門設立領事館。擬派和田為領事館顧問。

34．葡萄牙外交部歷史一外交檔案館，2°PA4 8，M21 7 內保存有大量此類剪報。

35. 葡萄牙外交部歷史一外交檔案館，2°P A4 8，M2 1 7 。

36．葡萄牙外交部歷史一外交檔案館，2°P A4 8，M2 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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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澳門政府將允許日本人利用澳門為通訊基地，令日本人有能力杯

葛香港。

5）某些政府成員贊成葛古諾上校倡導的親日政策。”37

1 9 39年6月1 7日另一份照會內容為：

“中國政府獲得如下報告：

日本人正在使用澳門一個特別電台並使用澳門小型機場供其飛機起

飛、降落。

日本人運用各種方法，影響澳葡與其合作。

葛古諾上校訪問東京期間，就如下問題達成了協議：

1 ）在日本的支持下，澳門政府將完全佔領澳門附近三島並解決懸而未

決的問題。

2）將釋放被日本人扣留的三艘葡船。

3）臺灣與廣州間的航線可延至澳門。日本人可利用澳門作為鞏固葡日

合作的中心並說服葡萄牙加入反第三國際條約。” 38

37．葡萄牙外交部歷史一外交檔案館， 2°PA48 ，M 2 1 7 。

38．葡萄牙外交部歷史一外交檔案館， 2°PA48 ，M 2 1 7 。

由此可見，在中日衝突及亞太戰爭中，由於澳門成為了孤島，澳葡當

局所面臨形勢是複雜而嚴峻的。葡人無足夠的軍事及後動能力抗衡日本

人，於是運用外交手段與日本周旋以保存澳門，但同時亦不敢鬆懈與中國

政府的關係，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誤會。為避免受到國際社會的壓力，澳門

當局還在取得葡萄牙中央政府的默契後，採取了較低規格的外交活動，將

其置於“地方性”的層次。葛古諾素與日本人有接觸，成為訪日的最合適

人選。關於葛古諾與日方達成秘密協議的諸說，實際上是當時中外報刊的

猜測，並無實據。但無可否認的是，雙方就許多問題進行了頻密、在當時

國際形勢甚至可以說是不尋常的接觸，達成了一定的默契。從現在披露的

葡萄牙駐日本公使館代辦的報告來看，在釋放葡船、佔領澳門附近三島及

關閉拱北中國海關的機構等問題上，外界傳說與葛古諾的使命吻合。作為

中立國，葡萄牙不能與日本簽訂任何協議，否則她將失去這一地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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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否嚴格意義的“秘密協議”並不重要，雙方實際的默契的效果不亞

於正式條約，從澳葡角度來看，目的已達到，澳門在“風潮”中屹立不倒

的事實可為明證。

2．1 940年日葡秘密協議

至於所謂的1 940年間日葡秘密協議，實際上是葛古諾訪日中最重要的

任務，亦即前述葡駐日領事報告中所強調的“最後一點、或許不是最不重

要的一點”—— 謀求日本協助佔領澳門附近三島 39 的續篇。自從獲得中立

國的地位後，葡方所擔心的已不是澳門是否會遭到日本的佔領。澳葡政府

的最終目的，是欲藉此千載難逢的亂世機會達到一個長期努力未果的目的

—— 佔領對面山及大小橫琴的野心 40 。葛古諾訪日時，亦明確向葡領事表

明“這是澳督與中央政府有了默契後為其下達的指令”。這是澳日接觸中

葡方的核心議題，但因迄今為止未接觸到有關檔案，一直為學界所不知。

近期陳錫豪披露了幾份今庋藏台灣的民國時期的外交檔案，為所謂的1 940

年間日葡秘密協議的深入探討提供了新的中方資料 41 。但我們應該看到，

這祇是中統收集的情報，無獲副本。故辯其真偽，誠屬必要。

下面引述的葡葡牙原始檔案，為這一歷史疑團的開解提供了新的

途 徑 。

1 940年9月23日，葡萄牙外交部政務及內政總局局長若澤·德·科斯

塔·卡內羅（José da Costa Carnei ro）轉告殖民部部長辦公室主任說：

“我非常榮幸地通知閣下如下：

1 ）據葡萄牙駐東京公使館的緊急通報，日本政府通過其外交部亞洲總

局局長要求，不要以再出口中國貨物的方式為日本的敵人提供協助。

39．關於此三島的史地詳細情況，可參見《澳門專檔》第1 卷，第253－256及258－260頁。關

於葡萄牙對此三地的領土訴求，可見薩安東主編、金國平漢譯《葡中關係史資料彙編》，

專題系列第三卷《澳門問題備忘錄》，澳門基金會、澳門大學，1 999年。

40. 這是1 909-1 91 0年葡中香港勘界會議的主要議題，詳見馬楂度著、舒建平、菲德爾合譯

《勘界大臣馬楂度葡中澳門勘界談判日記》，澳門基金會，1 999年及《會勘澳門及其屬地

界務九次會議簡明議案》，載《澳門專檔》第3卷，第528－606頁。

41 ．陳錫豪前引文，第42－43頁。稍後，黃啟臣也涉及了這份資料，但祇披露了極少內容。參

見黃啟臣《澳門通史》，廣東教育出版社，1 999年，第37 8頁，註釋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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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他還要求澳門當局對拱北海關施加壓力，令其接受一名日本關長。

據他說，整個華南的海關均由日本人任關長。

3）最後，他要求如香港一樣，禁止在澳門殖民地的華文報紙上刊登反

對南京政府的文章。

4）對於上述要求，葡萄牙公使回答說不知海關一事，因此不知澳門政

府在此問題上有何介入。最後，他表達了中日事件發生以來的多次場合

中，葡萄牙政府一再證明的與日本政府合作的良好願望 。”42

1 940年1 1 月1 8日，殖民部部長辦公室主任阿爾瓦羅·埃烏熱尼·內

維斯·達·馮都拉（Á l varo Eugé nio Neves da Fontoura）回函如下：

“至於這些問題，澳門總督已通過其1 47號密碼電報作了答覆。其性

質也是機密的，內容如下：

a）可以聲稱，可用以援助日本敵人的物資，如武器、彈藥、飛機及其

配件、卡車及火車物資未經過葡萄牙領水。

至於汽油，已頒佈的2901 號訓令已實施。這一問題已完全解決。如同

殖民部部長一再囑咐的那樣，這並不影響我們保持中立的立場。

b）決定對當地刊物進行最嚴格的新聞檢查。無不愉快事件發生。

至於要求澳門當局對拱北海關施加壓力，令其接受一名日本關長一

事，日本駐港領事在澳也提出了同樣的要求，但總督先生通過1 45號密電

說已回答不接受這一要求後，又通過1 47號密電說，根據殖民部部長81 號

密電的建議，在適當的時候將告訴日本人，他會儘量滿足他們的願望。”43

的確，澳門當局應日本的要求，對澳門的華文報刊進行了最嚴格的新

聞檢查44。

對當地報刊的理解，不應侷限於華文刊物。葡文報紙《澳門之聲》也

因刊登有關天皇的敏感新聞而遭到審查，甚至被勒令停刊4個月 45 。

42．葡萄牙外交部歷史一 外交 檔案 館，2°P A 48 ，M2 1 7 。

43．葡萄牙外交部歷史一外交 檔案 館，2°P A 48 ，M2 1 7 。

44．葡萄牙外交部歷史一 外交檔案館，2°P A 4 8，M 21 7 。內 有 一專檔，記錄了葡 、中報刊

遭查禁文章的日期、題目及內容。

45．葡萄牙外交部歷史一外交 檔案 館，2°P A 48 ，M2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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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葡萄牙外交部擬定了對日本所提出的要求的正式答覆：

“葡萄牙公使館函告說，接日本外交部正式通知稱，一旦在對面山的

中國非正規軍潰散，日本軍方將很快下令目前駐扎該島的日本正規軍

撤 退 。

葡萄牙政府十分欣賞這一聲明，並希望日本政府在短期內有條件下令

上述日軍撤退。據知，上述日軍的行動不僅侷限於葡中有爭議的對面山

部 份 。

葡萄牙政府在中日衝突面前保持了最嚴格的中立。她未像其他國家那

樣需要同日本簽訂特別條約，她向澳門當局下達了最嚴格的指令，禁止向

中國再出口軍用物資，鐵路、飛機、卡車器材或汽油。上述物資從未經過

葡萄牙領水。為此，採取並保持了必要的措施。至於汽油的再出口，澳門

政府頒佈的2901 號訓令已經生效，完全解決了這一問題。

至於澳門報刊對中國中央政府的涉及，葡萄牙殖民地政府已採取了必

要的措施，以恪守完全中立的原則。這一原則得到了遵守，本地報刊未刊

登任何可能引起中央政府不悅的東西。

至於拱北中國海關的問題，葡萄牙政府認為，日本當局應與其關長直

接談判，以尋求解決辦法。目前階段，似以葡萄牙當局不介入為宜。但在

葡日之間現存友好關係的準則內，在適當的情況下，葡萄牙政府將十分高

興能做些有用的工作。”46

從“她未像其他國家那樣需要同日本簽訂特別條約”一語，可證實日

澳間不曾有過所謂的秘密協議。宜野座伸治查閱日本外交歷史檔案館所藏

關於澳門及葡萄牙的文獻以及房建昌研究庋藏北京圖書館的日本駐澳門領

事館的檔案後，均未對秘密協議有任何涉及。作為當事雙方的檔案中均無

任何秘密協議之存在，各秘密協議說似可不必再深究。

有趣的是，日方向澳葡提出的上述四點，經過中統捕風捉影、邀功請

賞上報後，竟然變成多達“28條，另附文1 20項”的《日葡澳門協定》。

幸好，國民政府亦對其可信性存疑，指示駐葡代表和澳門機構進行調查。 47

46. 葡萄牙外交部歷史一外交檔案館，2°P A4 8，M2 1 7 。

47 . 陳錫豪前引 文，第4244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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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41 年日葡“臨時協議（modus videndi）”

1 941 年日葡間有頻繁接觸，後通過交換備忘錄的形式，達成了某種“臨

時協議（modus videndi） ” 。其經過如下：

1 9 4 1 年 9月 3日，澳門總督戴思樂向殖民部部長彙報說 ：

“我榮幸地向閣下呈報我第226號密電中所涉及的日本駐澳門領事照

會及建議書的副本，以及我的答覆的副本。

……

我可以向閣下保證的是，我嚴格執行了最嚴格與公正的中立。日本人

唯一可以抱怨的是，中止了原來允許他們在澳門擁有的某些自由的做法。

這些做法大大冒犯了我們的中立，因為其本身便是對我們的法律的蔑視。

或許這是日本人照會的理由，而絕不是由於我的立場所致。我的立場

從無張揚，在我們的尊嚴受到危及的情況下一貫堅定。” 48

日本駐澳門領事 1 9 4 1 年 8月 2 7日給戴思樂總督的照會全文如下 ：

“根據日本帝國政府的指示，我非常榮幸地請您關注在澳門進行的不

利日本的下列活動。這已得到日本有關當局所獲得的情報及調查結果的證

實。請您特別注意如下三點：1 ）協助重慶政權的社團向重慶政權控制下的

地區走私軍事物資及交通器材。2）重慶政權所屬組織在此的秘密活動。3）

反日宣傳等。作為日本帝國及重慶政權之間戰事的昇級，華南日本軍事當

局將通過海禁及陸禁嚴格禁止重慶政權控制下地區物資的進出。日本政府

將與南京國民政府合作，尋求東亞的和平及全面繁榮。鑒於此，我希望閣

下考慮到日本與葡萄牙的歷史友好關係，盡早尋求接受所附建議書的途

徑，以示澳門政府願意真誠地同日本對南京政權政策的合作。” 49

日本駐澳門領事建議書全文內容如下：

“1．禁止向重慶政權提供軍事物資及交通器材，以協助重慶政權管制

下的地區。

48．葡萄牙外交部歷史外交檔案館，2°PA 48，M212，Proc．33．2 ，澳門總督戴思樂1 941

年9月3日致殖民部長公函。莫伊澤斯費爾南德斯（Moisé s Fernandes）先生惠贈此組文

件，謹此鳴謝。

49．葡萄牙外交部歷史外交檔案館，2°PA 48，M212，Proc ．33．2，澳門總督戴思樂1 941

年9月3日致殖民部長公函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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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禁止通過澳門從中國沿海、緬甸、法屬印度支那、廣州灣等向重慶

政權管制下的地區提供一切可以幫助重慶政權的軍事物資及交通器材。

b）大量進入重慶政權管制下的地區的軍事物資及交通器材，許多是通

過澳門的走私小艇進行的，破壞了日本的海上封鎖。必須對澳門灣內的一

切船隻進行隨時的檢查，以防止走私。

c）日本當局將協助澳門政府施以嚴禁，以保證前兩款（a與b）的執

行。為此，澳門政府為日本當局駐澳船隻及人員提供便利及保護。

2．關閉重慶的機構並遣返日本當局指定的敵對人士。

a）在日本當局的指定下，關閉重慶政權旨在於日本佔領區製造混亂情

報的組織及（驅逐）間諜人員。

b）對以公司或個人名義所進行的禁運物資的運輸，採取嚴格的禁止措施。

3．全面取締反日宣傳、謠言、印刷品及組織。

a）取締任何國籍人士的反日宣傳及反日、反南京中國政府的電台、影

片及政治活動。

b）取締恐怖活動並防止此類人員進出澳門。”50

同日，澳門總督致函日本駐澳門領事福井保光，對建議書予以答覆

如下：

“我榮幸地告知您，本月27日閣下的公函收悉。您根據天皇陛下政府

的命令，請我注意‘澳門某些對日本不利的事實與活動’，並在上述公函

中附發了一建議書。其大意如下：

1 . 禁止向重慶政權管制下的地區走私軍事給養及物資。

2．關閉以公開或秘密的方式在澳門進行協助重慶政權的機構並遣返有

關特工。

3．全部取締以謠言、印刷品或其他如何方式進行的反日宣傳，取締恐

怖活動。

50．葡萄牙外交部歷史—外交檔案館，2°PA48，M21 2，Pr oc．33．2，澳門總督戴思樂1 941

年 9月3 日致殖 民部長公 函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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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發表看法之前，我想再次明確重申我對閣下口頭說過的內容：

鑒於這三個建議的論據完全符合我執行我國政府的命令所嚴格遵守的

中立的義務，我無任何反對意見。

祇要能夠幫助我執行真誠及公正的中立，我不但接受，而且表示感

謝。但有些執行做法（modus faci endi）方面的細節，我認為有損於我們的

主權，對此我不予以接受，也不準備談判，祇是將其通報我國政府。

某些要求我是無法承諾接受的，因為憑心而論，我無法誠而有信地作

出某些從人道的立場無法執行的允諾。

的確，閣下曾對我口頭表示說，我對建議書的理解過於拘泥字眼，日

本當局絕無冒犯我們主權的意思。

我記錄了閣下的聲明，但它無法改變我的看法，因為我是以絕對的誠

實、無絲毫的狡猾來考慮建議書的，我的承諾祇能局限於它的明確意義，

而不是它的限制性解釋。再者，祇有起草的當局纔可給予限制性解釋。

我非常感謝、滿意地記錄了閣下的解釋，它改變了我對建議書的初期

看法。

無此解釋，儘管無理由使我們的關係不友好，建議書的文本卻與一再

重申的我們兩國之間的傳統友好關係不符。

本人有意將一般性的評論置於對您的請求及建議書的答覆的末尾，因

為這有個人因素。

日本天皇陛下政府認為有必要同一個澳門這樣的下級政府交涉的本身

便可得出必然的結論說，澳門的做法導致了這一直接交涉。

除了天皇陛下政府肯定會對我國政府予以通知一事之外，本人也必須

將閣下的交涉報告我國政府。我國政府一定會認為，本人嚴重地破壞了中

立，違反了它所要求的真誠、公正地保持絕對中立的正式及嚴格的命令。

我以為，本人的基本職責是將一切情況及違背它的命令的跡象作出彙

報，因此，請求閣下向日本當局索取閣下公函中所說的通過情報或調查得

來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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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就本人的主觀意識而言，我們嚴格執行了我國政府嚴格命令的中

立，我向閣下保證，將毫無保留地向我國政府彙報任何日本當局有可能對

我提出的任何抱怨的理由” 51 。

1 941 年9月5日，日本駐澳領事又向澳門總督函發了對“建議書”中

某些條款及文字進行解釋的備忘錄：

“我非常榮幸地向您函送一份備忘錄，並希望您諒解我對日本政府批

准的‘建議書’中某些條款及文字所進行的解釋。” 52

備忘錄全文如下：

“關於1 941 年8月27日發給閣下公文所附建議書中某些有爭議條款及

文字，我榮幸地向閣下保證這些條款及文字可作如下解釋：

第一，第1 款中的c項中‘協助’的含義是日本海、陸軍當局應通知澳

門政府對可疑的船隻、人員提供情報並要求驅逐之。第二，第2款中“指

定”的含義不是否認澳門總督的權力或澳門政府的管轄權，日本當局必須

出示證據。第三，第3款中‘全面取締’的含義是取締一切可能。” 53

同日，澳門總督戴思樂對日本駐澳門領事福井保光的解釋予以答覆

如 下 ：

“閣下本日來函及所附備忘錄收悉。本人非常滿意地告知閣下，本人

接受閣下8月27日函中所附建議書及上述備忘錄。

除了接受閣下的建議書之外，本人請求閣下明確地通知貴國政府本人

真誠合作的願望。本人的願望定會得到日本當局的響應，在貴我兩國之間

傳統友誼之上，在互相諒解、尊重的氣氛中發展我們的關係。” 54

此後，日本方面又提出了執行的具體方案。

51 . 葡萄牙外交部歷史一外交檔案館，2°PA48，M21 2，Pr oc．33．2，澳門總督戴思樂1 941

年 9月 3日 致殖 民部長 公函 附件 。
52．葡萄牙外交部歷史一外交檔案館，2°P A48，M2 1 2，P r o c．33．2，澳門總督戴思樂1 94 1

年 9月3日 致殖民部長 公函附件 。
53．葡萄牙外交部歷史一外交檔案館，2°PA48，M21 2，Pr oc．33．2，澳門總督戴思樂1 941

年 9月3日 致殖民部長 公函附件 。
54. 葡萄牙外交部歷史一外交檔案館，2°PA48，M21 2，Pr oc . 33．2，澳門總督戴思樂1 94 1

年 9月3日 致殖民部長 公函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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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書執行之要點（計劃）

A．澳門政府方面應採取的措施：

1 ）停止一切木帆船貿易。

2）設立一個與日本有關當局聯絡的機構並提供一切與走私有關的

情報。

3）與日本有關當局配合，對進入澳門領水的涉嫌走私的船隻、貨物及

武器採取措施。

4）向日本有關當局提供在港務局註冊的船隻名冊副本。

5）向日本有關當局提供航行於澳門、廣州灣、海防及西貢的船隻的報

單：可於船隻離開前一天午時或入口時向上述當局提供。依相關程序盡快

向日本有關當局提供往來於港澳之間的正常渡輪的名冊副本。

6）除了政府及香港船隻外，禁止其他船隻在澳門港口內行駛。

B．日本當局方面應採取的措施：

1 ）陸軍機關首長配合澳門政府控制陸地。

2）海軍機關首長配合澳門政府控制領海及其領島。

3）上述日本兩個軍事當局的人員與船隻隨時在澳門陸海巡邏，為此澳

門政府必須為他們配備武器，以備在必要的情況下用來自衛。

備注：執行的細節待與澳門政府磋商後再予以詳細規定。”55

1 941 年1 0月27日，澳門總督戴思樂致函殖民部部長，詳細彙報了有

關情況：

“1.作為9月3日第73號機密函的補充，我非常榮幸地向您抄送我同

日本領事就此問題交涉的函件副本，以及我因日本人引發的事件致日本領

事的函件。

55．葡萄牙外交部歷史一外交檔案館，2°PA 48，M2 1 2，P r o c ．33．2，澳門總督戴思樂1 94 1

年 9月3日致殖民部長公函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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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領事9月5日公函所附的《解釋備忘錄》（第1 號文件），實際

上是對首次建議書的修改，消除了一切我認為有損我們尊嚴的地方。通過

我同日發出的公函，我接受了‘帶有備忘錄解釋’的建議書。

3．在過渡討論執行做法時，聯絡官提出了一份‘執行計劃’（第3號文

件）。不僅提出了新內容，而且還重提曾被拒絕了的問題。

4．經過幾個小時的討論之後，我仍堅持拒絕提供外國船隻的報單及給

予日本海、陸軍‘人員’在澳門領水及陸地的‘自由’。

5．儘管我明確地拒絕了他們，例如我曾對他們說，至於報單一事，我

不明白他們為何竟敢要澳門政府為日本進行經濟間諜活動。在一次聯絡官

與港務局局長舉行的會議上，前者居然聲稱我接受了‘執行計劃’的全部

條 款 。

6．利用他們這一彌天大謊給自己造成的難堪，我派人對他們說，我將

中止談判，將此問題提交我國政府，因為我無法同有意篡改事實的人

談 判 。

7．依日本的禮貌，他們對此‘誤解’表示遺憾，將責任推到翻譯頭上。

8．由於我們是在東方，我讓他們以此新謊言挽回面子，達成了如下幾

點共識：

1 ）中止木帆船貿易；

2）緝私活動集中於港務局，成立一支‘特別緝私隊’；

3）允許緝私部門的六名日方情報員攜帶自衛武器；

4）給他們提供一份在港務局註冊船隻的清單；

5）禁止馬達船夜間在我水域內航行；

6）允許聯絡官擁有兩艘自己的船，但需向港務局註冊。因其私人性

質，船員不得為軍人，不可懸掛日本海軍旗幟，不得進行任何稽查或警巡

活 動 。

9．明確保留說明中止木帆船貿易是短期的。他們接受這一點，使我有

了堅定的道義立場來突破某些利益問題。儘管這對澳門經濟是一個沉重打

擊，但在損害我們尊嚴的方面無甚麼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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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實際上，這一損失祇是表面的。一如我預料，祇是在‘走私機制’適

應新情況時有所損失。的確，在中國沿海全線遭到軍事佔領的情況下，祇

有在親日中國當局及日本人的配合與利用下纔有可能。他們不會輕易放過

這些利益。

1 1 ．我的估計未落空，因為9月的出口有所增加。僅以出口指數為例，

香煙消費稅一般在25000澳門圓左右，9月昇至60000澳門圓，1 0月至今

已達70000澳門圓。

1 2．結論是，走私中的日本‘股東’還大有人在。需向這些人拿錢，但

從他們哪裡可以保證得到更大的方便，所以‘生意’更加興隆。

1 3．的確令人難以置信，但說來說去是個錢的問題。與人們對日本人的

通常看法相反，日本人也不比華人強多少！

1 4．至於‘特別緝私隊’及接著允許的持槍許可的條款，我之所以接受

了，是因為這些條款可預防他們在將來突然說走私橫行，等等。如果他們

說水警有合謀（我從心裡認為這是可能的），那我就回答他們說，沒有他

們的合謀這是不可能的。

1 5．‘特別緝私隊’由五名我建議他們提名的華人組成。警察中尚有華

人輔助警員的空缺，我同意接納他們，立即將他們派往港務局。當然，這

些警察的地位與其他我們的華警相同，僅服從其上級的命令。

1 6．六名情報員為便衣警察，我允許他們持槍，他們的任務僅為提供情

報 。

1 7．這些人的勤勉與廉正大可懷疑，但他們是日本人推薦的，所以日本

人無可抱怨。

1 8．我們來看看他們是甚麼人。一個情報員到一走私販那裡去說，祇要

他拿出250澳門圓給他和海軍聯絡官手下一條船的船主，他可協助滿載走

私貨的船隻通過，而且由上述海軍船拖拉！

如同歌劇一般！但這是東方！

1 9．其餘問題不值一評。

20．我發給日本領事關於與日本人衝突的公函十分明了，毋須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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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儘管我確信東京不會有任何舉動，我僅僅電告了瞭望哨所的衝突事

件。一是此事嚴重，二是宜在東京抗議，因為在華日軍幾乎是獨立的，不

太理睬政府對他們的指令。

22．所以，我盡可能在此解決將來出現的問題，僅電告重大事件，其餘

以公函形式 彙報，讓您 瞭解這裡的 情況及澳門 政府度過大 部份時光的 辦

法：忍耐日本人。 ”56

此組重要的文獻，基本上澄清了所謂 1 941 年日葡秘密條約的問題。我

們看到，日澳間的接觸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國家級談判，而是一國與另一國

管治下一個地區的交涉，內容也局限於澳門政府內部運作，其結果僅為一

份以交換備忘錄形式達成的“臨時協議”，從無任何兩國政府間的條約。

4．1943年日葡協議

事實上，1 9 43年年中，由於葡萄牙向英美提供了亞速爾空軍基地，下

半年則出現日軍有可能佔領澳門的謠傳。 1 9 4 3年 9月 8日，葡萄牙駐華盛

頓公使畢安祺（Joã o Bianchi）電報外交部說：“本地報紙刊登了重慶來電。

據中方消息說，日本威脅若不接受向澳門派遣軍事顧問，將全面軍事佔領

澳門。” 57 由此可知，日本於 1 9 44年年初纔開始考慮佔領澳門的問題。

1 9 4 6 年 1 2月 1 9 日 受 命 出 任 葡 萄 牙 駐 香 港 領 事 的 布 拉 藏 （ Eduardo

Brazã o）在其回憶錄中寫道：“這一例外（指澳門未淪陷 ——譯者注）的原

因之一，是我們的中立政策。它由里斯本堅持，得到了當時住在那裡的我

們自己幾個 人 58 的巧妙協助。同時，或許更主要的原因是，佔據這塊彈丸

之地無甚利益。” 59

56. 葡萄牙外交部歷史外交檔案館，2°PA48，M21 2 ， P ro c ．33．2，澳門總督戴思樂1 941

年 1 0月 27日 致殖民部 長公函 。

57．葡萄牙外交部歷史外交檔案館，華盛頓公使館檔（Legaç ã o de Washintong）， M l l 2 ，

P7 9 ，N o 8 1 3 。內附英語剪報。

58. 亞太戰爭期間澳門當局的三巨頭是總督戴思樂（Gabriel Maur í cio Tei xc i ra ），警察局長布

英沙（Eduardo de Madureira Proenç a）及經濟局長羅保（Pedro José Lobo）。尤其是後者

來自帝汶，熟悉東方人心理，善於同日本人打交道。此外，還有“國際三巨頭”。“可以

說，無戴思樂總督在身體欠佳的情況下於1 944年1 0月1 5日接受連任四年的任命給大家

的支持與鼓舞，澳門的狀況會大不相同。這是一種不同尋常的情況。里維爾（ Ree ves）領

事的作用大大提高。福井保光領事的溫和立場亦值得稱道。在這‘三架馬車 的格局內，

軍人祇可受命而行。”參見傑弗里·昆（Geoffrey C．Gunn） 前引書，第1 7 9頁。

59．布拉藏（Eduardo Brazã o）《唐吉訶德回憶錄》，科英布拉出版社，1 976年，第2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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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身為外交官的布拉藏的這番分析並不“在行”。的確，通常認

為日人未佔澳門的原因是澳門不具佔領的經濟軍事價值，但事實並非如此

簡單。日軍佔領區中有許多遠不及澳門之處，便說明此論點值得商榷。日

本沒有軍事佔領澳門，乃出於其更長遠經濟利益考慮。日本駐澳門領事福

井保光在一份呈外相重光葵殿的絕密文件中分析說：

“經濟方面，即使在現在，澳門還是鎢、桐油、草蓆及其他土產品的

集散地。雖然在大東亞戰爭前作為取得軍事物資的基地，已經失去其利用

價值，但還是日本方面所需要生存必需物資的補給地。” 60

澳門的確成為日軍一些“必需物資的補給地”。最明顯的是為日軍提

供汽油，因此遭到美國空軍的多次轟炸。就澳門的軍事重要性而言，該文

件承認“澳門本身沒有甚麼軍事價值。敵人方面的策動，其中英國領事館

對香港、廣州的諜報謀略，對日本的作戰警備造成妨礙。祇要重慶方面參

與盟國方面，他們就很容易在澳門中立領域進行策動。與其說他們的行動

常常是協同進行，不如說他們的根據地在日本方面直接監督下卻（纔）能

很方便地行動。尤其是澳門的照明成為夜間轟炸的目標，艦船的行動也為

他們所掌握。從敵人方面迅速報導的實況看，澳門的存在從距離上看，對

他們是有利的。”因此，福井保光建議日政府“對中立地區澳門應在政

治、軍事、經濟等方面採取的對策”還是首先基於政治考慮：“政治方

面，對澳門的方針政策，應以增進日本與葡萄牙的友好關係，引導國際關

係向有利於我們的方向發展為出發點，先採取積極的、善意的措施，如給

予暢通的物資補給等。”至於葡英關係，福井保光亦建議日本政府不嫌舊

惡，“對於當前的狀況，應考慮到如前所述的英國與葡萄牙的歷史關係，

以及當地葡萄牙人的思想狀況，盡可能地採取恩惠的措施。”身處實地的

他相信：“祇要努力辦理，一定會有結果。” 61

60．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輯、張海鵬主編《中葡關係史資料集》，四川人民出版

社，1 9 9 9年，下卷，第2 0 9 9頁。

61 ．同上，第2098頁。

通常認為，日本未佔澳門是為了利用澳門作為情報收集中心。但澳門

當時的實際情況是：“從對重慶政治情報工作關係看，澳門是很好的地

點，因地域狹小，便於秘密的行動，但也有中立性脆弱的缺點。現在似乎

沒有要人來住，沒有可以成為對象的人住在澳門，重慶方面的機關也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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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活動。鑒於現狀，作為工作基地的利用價值很少。”62“風潮”初期，

澳門可能有過較大的情報中心功能。但是，澳門最終免於日軍蹂躪的基本

因素是我們前面分析過的葡人傳統的中立政策。“總之，從真正確立對大

東亞共榮圈的宗旨來講，澳門實際上是累贅。澳門作為西歐帝國主義侵略

東亞殘留下來的魔都，應該乘此機會加以清算。葡萄牙本國祇要具有濃厚

的親同盟國的色彩，就會仍然保持著中立的政策。如果捲入國際糾紛，就

需要考慮大致的措施。依據日本中央的方針，於現地其他機關保持密切的

（原文如此），在尊重澳門中立的同時，應給予適當的援助。”63 由“依據

日本中央的方針”一語可知，尊重澳門的中立，即不佔領澳門為日本一項

既定的國策。

從目前掌握的檔案來看，似乎可以說，日澳（葡）間從無正式落成文

字、由官方簽訂的協議來保證澳門的領土完整。極其量是在某一時期，圍

繞具體問題，以交換備忘錄的方式達成某種“臨時協議（modus v idendi ）”

來維持雙方的關係。從1 932年3月5日里斯本政府在日內瓦國聯總部發表

正式中立聲明起，澳門便跟隨葡萄牙取得了中立國（地區）的法律地位。

回顧亞太戰爭期間澳門所經歷的坎坷，葡萄牙在澳奉行的靈活、多變的中

立政策總體上來說是成功的，避免了澳門直接捲入戰爭，因而保護了澳門領

土的完整，為中外人士提供了一個避難場所及進入中國內地的安全通道 64 。

這可以說是澳葡政府在亞太戰爭期間最大的功德。

實際上，早在近半個世紀前，亞太戰爭一結束便有葡籍記者提出了秘

密條約說 65 。有趣的是，過了50年又在中國學者間引起了一場熱鬧的討

論。對文首提出的問題，在前述這些葡日檔案的佐證下，我們似乎可以肯

定，日葡（澳）間從無就軍事占領澳門與否簽署任何正式的政府級書面協

議。但需要指出的是，這祇是目前的結論，不排除將來有新資料披露於

世，重新對此問題進行探討的可能性。

62．同上，第2098－2099頁。

63．同上，第2099頁。
64. 除了中國共產黨在營救、掩護在香港的著名人士及通過澳門將他們輸入內地所作出的巨大

努力，英國特工及英國駐澳領事所設立的渠道及澳葡政府提供的方便也是這一救援行動成

功的因素。參見傑弗里·昆（Geof f rey C．G unn）前引書，第1 74頁。

65．“若葡萄牙政府放棄了這些秘密協議，她將毫無意義地犧牲掉被日本人重重包圍了的澳門

這一殖民地。”參見《復興報》，1 94 5年 1 0月1 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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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澳交涉的主要議題

俗語說，“無風不起浪”。風聞風傳的秘密協議諸說的來源是日澳圍

繞中葡間多年有爭議的島嶼，主要是對面山及大小橫琴的交涉。這纔是日

澳接觸的核心議題，因雙方各有所圖，各有其利。葡方的利益是，藉日軍

佔領廣東之際，借勢一舉解決這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日方則需要佔領上述

三島，確保對中國內陸實施有效的封鎖。

葡日關於此問題的官方接觸始於1 937年1 1 月27日。當時，日本駐香

港總領事對葡萄牙駐港領事館進行了一次私人訪問。在交談中，日方表示

希望瞭解那些是中葡有爭議的島嶼 66 。葡領事回答說他不是有權處理此問

題的官員，但他以私人的身份表示，日本應考慮到那些有爭議的島嶼並提

供了附有澳門地圖的幾本書 67 。同時，他向澳門總督巴波沙（Ar t u r

Tamagnini de Sousa Barbosa）密報說：

“我十分榮幸地通報閣下如下：日本駐香港總領事來訪本館。他欲知

哪些是包括在澳門殖民地領土內的島嶼，哪些是有爭議的島嶼。他表示，

鑒於日本海軍在澳門領土附近對中國海岸所進行的封鎖，需要這些情報，

以免與澳門政府產生麻煩。日本熱忱希望避免這些磨擦。從其話語中，我

體察到日本的企圖是佔領澳門週圍新的島嶼。” 68

同年1 2月3日，日本駐香港總領事前往澳門會晤澳督。1 2月4日，葛

古諾受澳督之命，攜帶一幅澳門地圖到葡駐港領事館。葡駐港領事後來報

告道：

“當我與葛古諾上尉交談時，日本總領事突然來訪。由我作翻譯，葛

古諾上尉按照澳督的指示，向他解釋了他所感興趣的問題並面交了上述

地圖。

幾個小時之後，日本總領事又返回本館，拿來一份將呈送其政府的備

忘錄給我看。這一備忘錄涉及澳門界址，以我們向他提供的情報為基礎。

他給我留下了一個副本。

66．葡萄牙外交部歷史 外交檔案館，2°P A48，M1 7 5，第7 9 9號密函。

67．葡萄牙外交部歷史 外交檔案館，2°P A48，M1 7 5，第8 3 3號密函。

68．葡萄牙外交部歷史 外交檔案館，2°P A48，M1 7 5，第7 9 8號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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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我職權以外的問題，我無法辦理。於是我對日本總領事說，

鑒於他向澳門政府瞭解情況的願望並考慮到問題的微妙性，最好將此備忘

錄送澳督閱覽。此件交給了當天回澳門的葛古諾上尉。雙方約定，第二天

即星期日，由我親自去澳門。此件若有改動，改過的版本再由我帶回

香 港 。

本月5日，我抵達澳門時，葛古諾上尉受澳督之託，已在碼頭迎候

我，帶我去澳督府開會。

……

總督建議對前5條進行修改。修改處以葡文撰寫，由我帶給日本總領

事。我表示承擔這一使命，但我強調說，在通知日本總領事時，最好強調

此文係屬於通報性質，因此不具有任何性質的義務。最後幾點（6－1 0）應

作為他個人的意見及同總督會晤的自然結果而呈報日本政府。

本月8日，我收到日本駐港總領事發來的據說已呈送東京政府的備忘

錄的副本。該副本存於本館，內容如下：

備忘錄

1 ）葡萄牙一直聲稱對對面山、小橫琴及大橫琴持所有權，尤其是根據

1 887年條約，當（中葡）雙方討論澳門及其屬地的界址時。

2）（中葡）最後一次談判結束時，上述各島東側的擁有權本來是要

歸屬葡萄牙的 69 。由於所屬協議未獲簽署，澳門西部邊界及其屬地仍有

爭 議 。

3）鑒於上述島嶼的地形特徵及澳門的需要，澳門邊界的經緯度至少應

為東經1 1 3°31 ＇，南部邊界至橫琴島，即南緯22°6＇8″。

4）如果中國派兵至上述三地，葡萄牙有權佔領上述三島的東部。據

此，葡萄牙在不久前已有所行動。

5）鑒於此，若任何國家派兵至上述島嶼登陸，葡萄牙保留有佔領上述

三島東部的權利。

69．這是香港勘界會議期間，葡中雙方爭論的要點，參見《會勘澳門及其屬地界務第三次會議

簡明議案》中葡使說帖第1 0及 1 1 條，載《澳門專檔》第3卷，第5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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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果日本向上述三島派兵，應下令不得進入葡萄牙所要求部份的

範圍之內。

7）不宜向對面山派兵，因為中國軍隊已在附近駐紮，而葡萄牙也很

可能介入這一衝突。

8）如果日本向上述島嶼派兵，葡萄牙可提出抗議，但這僅是外交程

序。然而，在此情形下如果不提出即時抗議，將理解為葡萄牙對與中國爭

議部份的放棄。抗議乃必需的外交程序，以保留葡萄牙的訴求。然而，葡

萄牙不得派兵進入上述界內。

9）日本對上述島嶼採取任何行動時，必須事先通報葡萄牙駐港領事

或澳門當局，以便迅速採取必要的措施。

1 0）至於對面山，如果出於澳門防務的特別需要，位於上述邊界附近

的最高點可由葡萄牙控制。

1 937年1 2月4日於香港

葡萄牙領 事阿爾瓦 羅·布利 楊特·拉 布利紐 （ Á lvaro Br i l hante

Laborinho）和日本領事廣作綠頭川（Kosaku Midzusawa）各執一份上述聲

明之副本。”70

1 937年1 2月1 0日，葡萄牙駐東京公使館曾向外交部部長進呈一份高

度機密的函件，提出了對此問題的看法：

1 ）由於政府欲繼續戰事，如果南京的佔領無法結束目前的衝突的話，

如我前天的第46號報告所言，極有可能在南京成立一個親日的政府。親日

如果不是最恰當的字眼，至少不具辱罵的意義。日本為迅速消滅前政府的

影響，將不得不對華宣戰，對其進行封鎖。

2）此種可能性使我再次考慮到澳門週圍有爭議的島嶼。我的看法是，

作為其軍事行動及對華封鎖的必要措施，日本會考慮佔領這些島嶼。如同

我早已向閣下彙報過的那樣，他們依據的事實是，在中國軍方參謀部繪製

的地圖上將其標為屬於中國的島嶼。

70．葡萄牙外交部歷史一外交檔案館，2°P A 4 8，M 1 75。

3）如發生此種情況——我絕無向閣下提出任何建議的想法，似乎這是

在有利葡萄牙的條件下，徹底解決葡萄牙與中國之間這一由來已久的界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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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最適宜的時機。我以為，在封鎖中國海岸的情況下，由她或由任何一

個她所信任的不偏不倚的中立國來佔領這些島嶼，對日本而言，無甚

區 別 。

4）藉日本佔領之機，葡萄牙事先與日本政府達成一個口頭秘密協議，

葡萄牙可佔領上述島嶼而不遭到世界的抗議，中國政府也無抗議的理由。

日本政府則根據這一協議及葡萄牙政府在封鎖期間所嚴格遵守的中立對新

政府施加影響，以便她對葡萄牙的佔領予以考慮，將其作為一個既成事實

加以接受。這一新政府如同滿洲國政府一樣，為日本所操縱。

5）毋須贅言，我不曾向任何人提及這一想法。然而我以為，日本政府

不會有太大的反對。而且法國在1 931 年第一次衝突時，對兩個有爭議的島

嶼採取了同樣的行動。儘管中國政府的抗議，法國還是實際佔有了這些島

嶼。在我們的情況下，中國政府不會抗議。 71

1 937年1 2月1 1 日，葡萄牙駐東京公使館報告外交部說：“在日本駐

香港領事、我們的領事及澳門政府代表的一次交談中，日本領事說日本準

備在華南的軍事行動中佔領香港及澳門週圍的島嶼，其中某些是葡萄牙與

中國有爭議的地區。” 72 澳門政府代表宣稱：“葡萄牙一直要求對對面山

及大小橫琴的擁有權。在以前的談判中，曾將上述每個島嶼的東側給予葡

萄牙。因協議未實施，所以澳門以西界址及其屬地仍有爭議。這一界址至

少是東經1 1 3°31 ＇，南面的界址為橫琴部份至南緯22°6＇8″處。如果中

國佔領另一側，葡萄牙有權佔領東側。實際已這樣做了。如果其他國家派

兵佔領上述島嶼，葡萄牙保留佔領東側的權利。” 73

的確，1 937年1 2月28日，日本人準備在大橫琴登陸時，澳門警察在

當地臨時設置一“陣地”並曾豎立一塊小碑記敘此事：“1 937年1 2月28

日全體士兵及葛古諾上尉立”74 。葡萄牙一位史學者也稱，“1 940年（3

月20日）——鑒於日本軍隊進入對面山，一支由60名葡萄牙警察組成的武

裝部隊佔領對面山東側。” 75

7 1 . 葡萄牙外交部歷史一外交檔案館，2°PA48，M 1 7 5。

72．國家檔案館薩拉查檔（Arquivo Sal az ar ），Aos／1 0／NE 5B P8。

73．同上。
74．參見施白蒂著、金國平譯《澳門編年史（二十世紀1 900－1 949）》，澳門，澳門基金會，

1 999年 ，第 275－276頁。

75．同上，第2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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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餘論

綜上所述，自1 932年葡萄牙在日內瓦國聯總部發表聲明，表示在中日

戰爭中保持中立，在國際法框架下，澳門其時作為葡萄牙殖民地，便沒有

淪陷之虞。誠然，澳葡當局所謂的中立政策，完全是見風使舵式的中立，

其偏向性在不同形勢下甚為明顯。葡萄牙祇要能保住遠東的殖民地澳門，

中立政策是可以很靈活的，時常左搖右擺 76 ，故有“合作性中立”之稱。

但是，史料告訴我們，抗戰時期日澳（葡）間的頻繁交涉始終根本上

並非因為澳門，而是圍繞對面山及大小橫琴而展開的，且各有企圖。日方

出於對華戰爭的戰略需要，必須全面有效封鎖全部海岸線，以切斷國外對

中國抗戰的援助，作好應付中國大反攻的準備 77 ；而葡方則“藉日本佔領

之機，葡萄牙事先與日本政府達成一個口頭秘密協議，葡萄牙可佔領上述

島嶼而不遭到世界的抗議，中國政府也無抗議的理由。”即借日本人的力

量在戰亂中侵佔澳門附近島嶼，造成既成事實逼中國承認，趁機解決1 887

年條約所遺留下來的“屬地”問題，擴展澳門殖民地的界址。

76．例如廣州淪陷前澳葡政府基本上是同情、甚至支持抗日運動的，但之後態度有明顯改變。

抗戰勝利前夕，又向中國表示友好，私下提供方便（見吳志良《生存之道》第241 －242

頁）。當年領導組織中山九區抗日武裝的歐初也回憶說：

“澳門的中立地位和微妙態度，為我們提供了有利的條件。1 944年春季，我們先後

派鄭秀、郭寧等化裝成普通百姓，進入澳門尋求立足點，並很快建立起一個秘密辦事處。

從此街頭巷尾、酒樓茶肆，到處傳播著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敵後游擊隊的勝利消息”。

“我們與澳門當局的關係相當默契，抗日戰爭期間，還進行兩次秘密談判。……談判

的主要內容是維護澳門外圍治安。那時，澳門外圍常有偽軍、土匪進入澳門市區內騷擾，

作案後又溜回它們的黑窩和落足點。澳門當局無可奈何，希望我們給予打擊或清除。我們

應諾給予幫助 ；他們也答應以三個條件回報：一是同意安排游擊隊的小部分傷病員到澳

門留醫 ；二是同意我們到澳門購買 些急需的葯品和子彈 ；三是同意我們派人到澳門秘

密發動愛國抗日募捐。雙方談判是誠意的，而且在此後確實都實踐了各自的承諾”（歐

初《孫中山故鄉抗日鬥爭二三事》，載《炎黃春秋》1 995年第 1 1 期，第495 1 頁，北

京， 1 995年 ） 。

77．參見日本駐里斯本公使館關於日軍佔領對面山致葡外交部的照會。葡萄牙外交部歷史外

交檔案 館，2°P A 48，M2 1 7。

抗日戰爭期間，前述兩份備忘錄大概是日葡間僅有的落成文字的“約

定”，因未由雙方政府正式簽字，仍不屬正規的“秘密協議”，內容亦未

曾涉及軍事占領澳門與否的問題。由於此一類“協議”沒有所謂實施問

題，葡萄牙雖曾有所行動，但並無達到長期佔領對面山及大小橫琴的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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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不過，日澳（葡）圍繞此事而展開的外交接觸，卻令雙方達成了相

當程度的默契，從而避免了澳門直接捲入戰火，減輕了戰時澳門的動蕩不

安和居民的苦痛，同時亦使外界一直誤以為，澳門在太平洋戰爭中未似香

港那樣淪陷而成為亞太區的孤島，是因為日澳（葡）之間在不佔領澳門問

題上有一個“秘密協議”。看來，要澄清澳門近現代史上諸多似是而非的

問題，仍待史學界的不懈努力，尤其是加大挖掘、整理、翻譯和研究原始

檔案史料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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